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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有过一次文学巨匠的“顶

流”足球赛，被众多当年的学子们数次描

述过。

说“顶流”，是因为中国先锋五虎将

中除格非外悉数到场。其实，他们的目

的地是沈阳，那座被省内文学爱好者誉

为“文学黄埔”的辽宁文学院，请他们来

讲学、传授写作经验、给青年作家上课。

事情源于马原。他作为当时先锋派

代表作家，被文学院请来为第三届青年

作家班授课。课后，他找到院领导，说了

件足以让学员们为之疯狂的想法：在北

师大作家班的作家莫言、史铁生、刘震

云、余华想来文学院看看，不知院领导可

否同意？院领导不假思索，一口应允，事

情就这样敲定了下来。

几位文学大伽齐刷刷出现在辽宁文

学院，绝对是众峰耸峙。文学院一时沸

腾，学子们奔走相告。当然，一场场关于

文学的讲座、交流必不可少，让学子们如

饮甘霖，收获多多。时值意大利世界杯

足球赛期间，文学大伽个个都是球迷，评

论起来头头是道。有一天，马原别出心

裁，提议作家和文学院的学员举行一场

足球友谊赛。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

样在学员中传开，让作家队与学员队来

一场对决，这场景想想都让人热血沸腾。

说干就干。文学院没有足球场，学

员们便利用篮球场布置球门，虽然不太

规范，但只要足球滚动起来，管它合不合

规，重要的是参与。作家队人手不够，马

原从辽宁作家中挑选了洪峰、刁斗几人

加盟客队；学员队则经过多轮筛选，选出

了姜来、秦朝晖等人组成主队。就这样，

两支东拼西凑的队伍拉起了大旗，战事

一触即发。

比赛被安排在五月的一天。闻讯赶

来的文学爱好者与学员们一起，把不大

的操场围了个水泄不通。洪峰不仅是著

名作家，还是超级球迷，著名评球人，他

写的球评，篇篇精彩。当然还有刁斗，他

那时长发披肩，在球场上出尽风头。是

的，1990年的作家队员意气风发，大腕气

质不输任何球星。

哨声响起，比赛开始。作家队推举

史铁生为啦啦队队长，而余华则成了评

论员。是时候炫一下球技了，只见洪峰

左盘右带，威胁球门，赢得喝彩。但独虎

架不住群狼，学员队依靠年轻气盛，频频

破门，优势明显。眼看着大势不妙，作家

队请求暂停，一起商讨对策，看来不拿出

点绝招儿是不行了……

比赛重新开始。作家队的绝招儿居

然是将史铁生快速地推向球门，将他的

轮椅牢牢地钉在门前，并声称作家队的

守门员换人了。

这一番操作看得所有人目瞪口呆。

只见史铁生慈祥地坐在那里，不紧不慢

不急不躁，俨然成为一座铁塔矗立，左右

着赛事的进程。对他而言，能以守门员

的身份参加比赛，是把他当成一位正常

人来对待，给了他最大的尊重。

学员队的球员个个提起十二分的小

心，看似猛攻，但临门一脚不是射偏就是

力道不够，纷纷避开史铁生，生怕碰着

他，小心翼翼里深藏着大家对史铁生的

敬与爱。

这招够绝，自此学员队已放弃射门

了，作家队则抓住机会大举反攻，很快

取得优势。他们满场奔跑，一度气势

如虹，而学员队围追堵截，弄得作家队

得势不得分。作家队再度调整战术，

让马原凭着身高优势，站在对方球门

前制造威胁，最好上演一场头球破门

的好戏。遗憾的是，皮球满场乱飞，就

是飞不到马原的头顶，急得他直跺脚。

这场足球赛以学员队取胜而告终。

后来众多学员写到它，每个人的描写都

有所出入。但史铁生成为守门员这事成

为津津乐道的佳话，有多个版本在网上

流传。史铁生能上场参赛，本身就是一

个传奇，大家接纳他成为球队中的一员，

感受那种生命释放的过程，何其美好！

1990 年初的这场足球赛，肯定是中

国文学史上难得一见的“顶流”。它汇

聚的是当时中国文坛的顶级巨匠，赛

的不是输赢，更不是球技，而是对生命

的敬意、人情的温暖、友谊的深厚。它

感动了在场的每个青年，也通过他们的

笔传递给他人，让我们看到，身体的残

缺因精神而完整，文学的表达因尊严而

丰盈……

1990年文坛那场“顶流”足球赛
万 琦

绿茵牵四地，足球聚同心。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以赛事为纽带，串联辽吉黑蒙三省一区，承载东北人豪爽坚韧、团结奋进的精神底色，成为彰显区域情

怀、凝聚振兴力量的文体盛会。为架起文学与体育相融之桥，辽、吉、黑、蒙四省区作协联合发起并主办“东北超酷——我和足球的故事”主题征文活动，以笔

墨叙足球情缘，为赛事注入文学温度。

本版今起推出“东北超酷——我和足球的故事”主题征文专栏，定格黑土地上的足球记忆，讲述草根逐梦的故事，用文字致敬热血青春与东北体育精神。

去年中超赛事期间，只要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有主场

比赛，我必定抢票兴冲冲地去观看。有一次，我接受大连

日报记者采访，她问我为什么喜欢看足球。我说足球让

我找回了年轻时的感觉，面对挑战和下一秒钟的不可预

知，它更能激发人不服输的斗志和拼搏的勇气。

作为一个“银发球迷”，一次次置身排山倒海的蓝色

浪潮之中，我的创作激情被彻底点燃了。于是，一首《我

就喜欢大连赢》的歌词在看台座席上喷涌而出。后经

AI作曲，被演唱得热血沸腾，激情澎湃，经《大连日报》等

媒体发表后，广为传唱。这首歌的名字曾被一位外地

球迷批评有点儿“狭隘”，我开玩笑说，你们唱时只需

把“大连”换成自己的城市名就 OK 了。后来，我又写

了一首歌唱大连球迷的歌：“呐喊助威拼尽全力，万众

一心就是底气，赢球狂欢输球也扛得起，永不言败是咱大

连球迷……”

2 月上旬，一些城市征集本市“东北超”队歌的启事

见诸各官方媒体，从发出启事到截稿只有短短20天。我

知道，这根导火索必将引燃众多创作者的热烈响应。不

为别的，只为心中的热爱，只为自己的家乡东北。但创作

经验又理性地告诉我，若要创作一首能对得起“东北超”

这样大规模的区域赛事，让自己和广大球迷满意、又爱唱

且能传播的优秀歌曲，谈何容易？于是，我决定不跟节奏

匆忙参加城市队歌的征稿，而是专注去创作一首面向整

个东北球迷的歌曲。

我们“小善大爱·飞行者文艺工作室”的小伙伴们很

快达成共识：我们要用足球的拼搏精神写一首足球歌

曲！献给中国足球，献给“东北超”，献给广大球迷。至于

歌名，就叫《东北超之歌》吧！

于是，一场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文艺志愿创作之战

打响了！我们的口号是：为热爱而歌，为振兴呐喊，一分

钱不花，干一件好事！

歌词谁来写？我是退休人员，又是创作《东北超之

歌》的发起者，当然得由我来干。虽然激情已经上头，但

怎么写，却并没能理清思路。于是，我开始大量地找有关

东北足球文化方面的资料，力求歌词底蕴深厚；关注官方

各种关于“东北超”会议、活动的报道，力求吃透办赛精

神；牢牢把握足球是平台、载体，东北振兴才是最终目的，

确保大方向不偏；开始酝酿情绪、寻找表达的最佳切入

口，避免概念化、口号化的表达……

经过几天苦思冥想，创作灵感终于在 3 月 3 日这一

天爆发。我居然一气呵成写出了歌词的初稿。几经微

调，确定为最终版本。副歌部分用明朗的话语紧扣主题，

使“东北超”的中心思想跃然纸上：“呐喊声浪那是振兴的

号角，用拼搏挺举起东北的荣耀。”看着这两句用来收尾

的歌词，尽管略显直白，但也不失表达的准确，记得当时

我还得意地笑了几秒钟。

音乐方面怎么办？我是大连市老干部大学AI班的学

员，何不学以致用，用AI作曲？我在各种软件上一遍遍输

入创作指令，一次次变着花样输入歌词，一次次生成不同

风格的歌曲，又一次次因为不满意而果断舍弃。整个创作

团队一共创作出多少首AI歌曲，已数不清，最终经过反复

比较，我们选中了大家都认可的这个版本。这首歌的旋律

中，燃烧的激情被拉满，现场感十足，朗朗上口，易于传唱。

音频做好了，MV 怎么办？我向大连市老干部大学

AI班同学吴茫求助。他从构思设计到生成图片，再到生

成动画，连续奋战6个昼夜，用AI动画制作的《东北超之

歌》1.0 版 MV 初战告捷，并于 3 月 11 日在大连日报微信

视频号发布。虽然发布时间仅仅几个小时，却迅速引发

了一场始料不及的传播浪潮，多家省、市媒体主动联系我

们，采访报道这首“火了”的歌曲的创作情况。

在相关部门指导下，我们创作的《东北超之歌》2.0版

（杨兴发演唱，实景 MV）、3.0版（英文演唱，实景 MV）以

及 4.0 版（童声演唱，实景 MV）相继登场。媒体报道说

“迅速火遍全网”，并非夸张。辽宁日报、辽宁省作家协会

等几十家单位和媒体先后对《东北超之歌》的4种版本进

行了推介报道。一些高校、中小学校、机关和足球队纷纷

演唱并录制《东北超之歌》MV，助力“东北超”，展示自身

良好新形象。更有意思的是，大连“178+”原创清唱团与

内蒙古A-minor人声乐团隔空联动演唱《东北超之歌》，

用纯人声致敬绿茵赛场，为“东北超”呐喊助威，引来了众

多网友的围观与好评。

《东北超之歌》彻底“火了”。

这绝不仅仅是一首歌曲的广泛传播与成功，更是东

北人民群众和广大球迷对足球的热爱、对“东北超”渴盼

之情的表达。一首民间制作的“零成本”足球歌曲，无意

中承载起了为城市而战、为热爱呐喊、为振兴助力的使

命。这份小小的光荣，正是我们创作团队成员内在的原

始动力，也是初心所在。《东北超之歌》在激情澎湃的旋律

中，凝聚人心，提振士气，鼓舞斗志，用歌声擦亮了东北明

天更美好的自信与豪迈。

在这里，请允许我在心中默念

一遍“小善大爱·飞行者

文 艺 工 作 室 ”

创作团队小伙

伴 们 的 名 字 ，

并向他们不计

名利的无私奉

献表达由衷的

钦佩。

为“东北超”执笔而歌
宁 明

喜爱足球的人身边少不了三五“球友”，我

就有一位特别的“球友”，他就是阿强。

1990年世界杯前夕，刚刚走出校门的我正

在锦州港实习。那时候，单位的娱乐、通信设施

简陋，电视只能收看中央一台的节目。在百无

聊赖中，我邂逅了淳朴内向的农村青年阿强。

阿强的出现使我只身离家在外的日子不再

孤寂，但随着世界杯的一天天临近，不能及时收

看电视直播让我烦恼不已。

作为好友，阿强对我痴迷足球感到匪夷所

思——在他眼里，足球至多是与扑克牌类似的

一种游戏。这也难怪，阿强过去在农村学校很

少能接触到足球，所谓的体育课无非是自由活

动而已。不过，他却在默默地想办法为我化解

烦恼。有一天，阿强突然问我：“如果能从电视

上看到中央二台转播的足球赛，你是不是能好

受点？”随后他告诉我，他的一个亲戚在当地电

视插转站值班，或许能帮上忙。

于是，我在阿强的带领下，骑车颠簸了十几

里山路来到插转站，不巧的是，那天阿强的亲戚

休班。幸亏另一位善良的值班人被我们的真诚

感动，答应破例在世界杯期间转播中央二台的

节目。我们高兴地踏上了归途，我为终于能如

愿以偿地观看到世界杯赛而欢呼，阿强似乎也

在为我的开心而兴奋不已。

许多年后，每当我向球友们炫耀当年为看

世界杯蹬车几十里山路的“壮举”时，眼前便会

浮现出阿强的笑脸。要知道，阿强和我一样，来

回骑了几十里山路，而仅仅是为了友情。

如今，我离开锦州港已经好多年，甚至与阿

强也失去了联系，不知他现在怎样，但我总想起

他，尤其是大型足球赛事来临之际。

我常常想，东北地区像阿强这样身体健壮、

吃苦耐劳的农村青年，如果能在学校期间或更

早接触到足球，说不定能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

足球明星。人们总是埋怨十几亿国人中竟挑不

出11个踢球好手，如果能有更多的孩子尽早投

身这项“世界第一运动”，并且受到专业、正规的

训练，或许，离中国足球的腾飞之日就不远了。

“球友”阿强
叶 星

“东北超”来了，似乎所有关于足球的

话题，一夜之间又铺天盖地向我们涌来。

想想当年，我们也是一群肆意奔跑、追

风逐梦的足球小子。那时，我在镇上读初

中，乡镇中学的办学条件格外简陋，没有专

业的塑胶球场，只有一片坑洼不平的泥土

地，晴天扬灰、雨天泥泞。可就是这样一片

场地，承载了我们整个少年时代最纯粹的

快乐。

说起来惭愧，我球技并不好，在队伍里

大多时候只能做替补，偶尔上场也只是跟

着跑位、凑热闹。可我就是喜欢到足球场

上凑热闹，总觉得球场上的奔跑与呐喊、拼

与抢，才是男人最该有的模样。

因担心影响学习，老师和家长并不鼓

励我们踢球，可热爱从来不会被束缚。每

到傍晚，我们便会奔向那片简陋的球场，肆

意奔跑。步入高中后，大家分散在不同学

校，见面机会变少。偶尔能看见昔日一起

踢球的伙伴，趁着晚自习短暂的休息时间，

在操场简单颠几下球，或是周末挤出一点

儿空闲，在球场上痛快淋漓地踢上一场。

再往后，我远赴南方求学，和家乡的小

伙伴们渐渐少了联系，日常被专业课、图书

馆、社团填满，曾经痴迷的足球也逐渐淡出

生活，爱好慢慢转向写作。即使大学校园

里设施完善，有专业的足球场和足球队，

却终究没能找回年少时奔跑的热忱。

大学毕业后，我们陆续参加工作，大家

身处不同城市，相聚更少。昔日那群肆意

奔跑的足球小子，渐渐失去了联系，可那份

情谊依然在，彼此默默牵挂，从未疏远。

如今，当年一同踢球的伙伴，人生各有

精彩，大家凭借自己的努力，把日子过得很

幸福。我时常想，大概和年少时踢足球或

多或少有些关系吧。踢球要“拼”也要

“闯”，人生何尝不是如此？

前些日子，我接到发小打来的电话。

那天我们聊了许久，聊得最多的，还是年少

时一起在学校操场上踢足球的美好时光。

“如今，当年的初中虽然改成了一所小

学，但校园环境好多了。不仅平房换成了

教学楼，操场也铺上了塑胶，还有专门的足

球场！”

“听说‘东北超’要开始了，能火不？”聊

到兴起时，他突然问了一句。

“能，一定火。咱东北人，啥时候缺过

‘拼’‘闯’的精神呀！”我的回答没有丝毫犹

豫，语气笃定又干脆。

“嗯！”他回应一声，简短有

力。虽然遗憾不是视

频通话，但我能

想 象 到 他 用 力

点头的样子。

追风逐梦的
足球小子

薛利超

上个世纪我曾看过一场奇特的比赛，至今难

忘。那是在沈阳，由辽宁队对天津队。辽津二队

据云是老冤家，从前有一场比赛，双方三磕两碰，

弄得急头白脸，从此结了怨。

不是冤家不聚头，现在这两个队又碰到一

起。球赛被安排在沈阳铁西区体育场，因此球

票就显得很紧张。

报社王莉莉送来一张票。我千恩万谢，她

却如释重负地说：“你不去票就废了，别人都不

去，嫌远。”我说多悬哪，差点出悲剧。她问什么

悲剧？我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我的票在主席台南侧，这个位置不错，只是

警察较多。他们手执警棍和微型步话机，目光

中痴迷的因素少，警惕的因素多。我不由得紧

张起来，两只手不知放什么地方才好。

看台上坐满了观众，看台外的楼房上、大树

上、围墙上，但凡高过看台的植物、建筑物上，也

挤满了球迷。有些居民楼，窗户和阳台挤满了

小脑袋，楼顶也挤满了小脑袋。遇有精彩之处，

体育场内外一起欢呼，场外比场内更能喊，没票

的比有票的更来劲儿。

场上双方正在混战，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

发生了。东北角有一家工厂，厂房的斜屋顶不

堪重负，轰隆一声坍塌下来，刚才还密密麻麻站

在屋顶看球的几百人，这会儿全不见了。一股

巨大的黄烟冲天而起，仿佛战事骤起，引发了一

次大爆炸。全场震惊，众人争相起立，引颈远

望。球员踢也不是，不踢也不是，比赛几至中

断。主席台的大喇叭故作镇静，招呼大家坐好，

继续看比赛，但没一个人听他的。天下球迷是

一家，这都什么时候了，看得下去吗？警察起先

拿不准主意，是否继续留在原地？这会儿不再

犹豫，成群结队往黄烟柱那儿奔。

过了一会儿，广播说，没出太大的事，受伤

的观众也已送往医院治疗。大家这才松了一口

气。有人感叹说，都想坐山观虎斗，虎还没怎么

斗，山塌了。

21 世纪一晃过了 20 多年，今天，铁西区体

育场经过改建，高度、面积、设施和周边环境等

条件已经大大优于当年，于场外高处抻长脖子

看球的景况难以再现，只能储存在记忆之中，时

不时地，被球迷拿来感叹一番。

奇特的比赛
刘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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